
桑梓情浓，初心滚烫。家乡于
我，从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语，而
是刻进骨血、融入余生的执念。这
份情结，藏着童年的苦，裹着奋斗
的泪，更盛着我倾尽所有也要回馈
的赤诚。

我生在保德县南韩家塔村，一
个在乡里小有名气、有着温情的小
山村。可我的童年，却充满了贫苦
与辛酸，也正是这份苦难，让我对
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爱得愈发深
沉。幼时家中贫寒，兄弟姊妹八人
挤在破旧的土屋里，吃饭永远是最
大的难题。锅里的稀粥照得见人
影，半块窝头要分着吃，我长到十
几岁，从未吃过一顿饱饭，更没穿
过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服，身上的
衣裳全是哥哥姐姐穿过的，补丁摞
补丁，冬天透风，夏天磨肉，连拥有
一双合脚的鞋都成了奢望。

家境的窘迫，像针一样扎在我
年少的心上，可我知道，不能认命，
更不能让家人一直受穷。少年时
期，本该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
纪，我却咬着牙，牵着年幼的弟弟，
背井离乡远赴山东谋生。小小年
纪，干着成年人都嫌累的活，饿了
啃口干粮，冷了缩在墙角，受了许
多委屈与磨难。无数个夜晚，我望
着家乡的方向偷偷落泪，想念村里
的土炕，想念父母。但也暗暗发

誓：总有一天，我要活出个样子来，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让我的家乡不
再被人小看。

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凭着
自己的踏实与聪慧，我一路摸爬滚
打，吃了许多苦，终于摆脱了贫穷，
迎来了安稳的生活。日子慢慢好
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年迈的父母
接到身边悉心照料，让操劳一生的
他们穿上新衣，吃上可口的饭菜，
安享晚年。父母常说不能忘了根，
不能忘了村里的乡亲，这句话，我
记了一辈子。

当年全村人最愁的就是吃水，
一口老井里的水浑浊不堪，挑水要
走好几里山路，下雨天喝泥水，旱
季时甚至要跑到更远的地方讨水
喝。村委会几次想解决吃水问题，
都因资金问题屡屡搁置。新当选
的村主任找到我时，我们一家四口
还挤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日
子刚有起色，可看着村主任焦急的
模样，想到乡亲们吃水的艰难，我
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帮村里办
成这件事。

我拿出手头仅有的积蓄，捐出
五千元，又放下手里的活，一次次
找水利部门沟通，发动全村乡亲一
起捐款出力。那段日子，我白天奔
波，晚上辗转难眠，终于在村里人
的共同努力下，干净的自来水通进

了家家户户。看到白发苍苍的老
人拧开水龙头，捧着清水热泪盈眶
时，所有经历过的辛苦都烟消云
散，只觉得一切都值。

村里第一次办古会，那时父母
还健在，我的手里也没多少余钱，
可想到小时候古会热闹的情形，
想着乡亲们盼团聚的心思，我咬
咬牙捐出了六百元。当时这笔钱
对我来说仿佛就是天文数字，是
我省吃俭用攒下的生活费，可我
从未心疼。生我养我的是这片土
地，陪我长大的是这些乡亲，我从
这里走出去，哪怕自己难一点，也
要让家乡多一份热闹，让父母多
一份体面。

前些天，村干部打来电话，说
村里好多年没举办集体活动了，在
外的乡亲越走越远，想邀请大家回
村聚聚，重拾乡情。我听完这番话
瞬间红了眼眶，当即鼎力支持，主
动捐出五千元。记得我小时候的
南韩家塔村，是出了名的团结村，
谁家有困难，全村人都伸手帮，秋
收时互相搭把手，逢年过节聚在一
起，那份邻里亲情让人感动。如今
日子好了，可这份乡情不能断，我
们南韩家塔村，永远是一家人。

从食不果腹的贫苦少年，到安
稳度日的寻常百姓，半生风雨，我
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源于这片
土地；我拥有的幸福、怀揣的感恩，
也归于这片土地。父母养育了我，
家乡成就了我，反哺家乡，从来不
是一句口号，而是刻在心底的使
命。不求别的，只愿我们南韩家塔
村，永远和睦团结。愿每一位乡亲
衣食无忧、平安喜乐；愿这份桑梓
深情，代代相传，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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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容聊斋

我与南韩家塔村的情缘
◆韩补成

◆郑鹏桐

假如我在地底生活

魂牵梦萦军旅情
◆高峰毅

2025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的陕西关中之行，
让我想回部队看看的愿望得以实现。

1982年10月，受曾是军人，且参加过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的父亲影响，我在已经参加工作的情况下，
毅然报名参军。11月2日，我们应征入伍的新兵三
排在五台县城招待所集中，3 日上午乘大客车到太
原，改乘火车到达西安，又转乘闷罐车到了咸阳武功
县，后来又乘上大卡车到达部队。经过3个月的新兵
训练，我被分配到航空兵某师场站军需股空勤三灶
当了炊事员，后又被调到股部当了文书。当炊事员
和文书时，我常写些小文章向报社投稿，并被采用了
十几篇。1985 年4月，我被抽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
报道组，成为专职报道员。

此后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我，在部队领导关怀、
指导下，写作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当年全师共刊稿
108篇，我就发表了74篇。1988年初我退役回地方，
在部队期间，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空军
报》等军内外报刊发稿近300篇，荣立三等功一次、受
师嘉奖一次，获“空军优秀新闻工作者”“《空军报》优
秀通讯员”等荣誉称号。

回到家乡五台县后，我被分配到五台县商业局
工作，后来有关部门和领导发现了我有新闻写作特
长，先调我到五台县委通讯组，后又调到五台山风景
名胜区，组建新闻中心并担任主任。在新闻中心工
作的18年间，我笔耕不辍，在《人民日报》《山西日报》

《忻州日报》等各级主流媒体上刊发稿件万余篇
（幅），并有60余篇（幅）获省、市好新闻奖、优秀散文
奖、摄影大奖等，还被评为“山西省第四届百佳优秀
新闻工作者”，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表彰：“从
事新闻工作三十年，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每当看到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我首先
就想到了淬炼我的部队及不厌其烦指导我的部队首
长和战友们。

1990年应战友之邀，我回了部队一趟。真是铁
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和我同期入伍的战友们，大多
数已退役了。到了才知道凑巧老部队正在进行新
机种改装，除留守人员外，空勤、地勤、后勤等也转
场到了外地，使原本打算待 10 多天的我，只待了几
天就怏怏而归了。但30多年来，我仍魂牵梦萦地想
再回部队，重温当年的军旅生涯，看看部队的现代
化建设成果。

2024年5月，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这个愿望
便愈来愈强烈了。2025年10月26日晚上，我接到了
一位老战友相约我一起回部队看看的电话，我非常
爽快地答应了。10月28日，我和老伴从忻州乘列车
前往陕西，到西安又换乘了列车。接站的是我们师
通讯科的田科长。晚上，10多个老战友和他们的子
女等欢聚在一起，回忆了当年激情燃烧的军营岁月，
交流了工作经验及退休后的打算。有的老战友退休
后没有赋闲在家，而是在地方承租了土地和房屋用

于发展生态农业、开办便民诊所，他们继续发光发热
的行为令人敬佩。

第二天，在老战友的带领下我们进入部队营区
和机场参观。满目清新的营区令我们心旷神怡。整
个营区除了标志性建筑——师部大礼堂是在原来的
主体结构上进行了维修，更显得巍然外，其余的砖木
结构建筑已被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建筑取代，营区
道路也宽敞了，路面变成了水泥和沥青。就连过去
营区绿化的主要树种——法国梧桐、塔松、圆柏等也
被雪松、玉兰等品种替代，只有师部大礼堂旁边的十
几棵法国梧桐树依然茂盛。当年机场和周边，现在
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在机场入口，执勤警卫人员了解
情况后告诉我们，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凭通行证才
能进入。我们只好在机场外面转了一圈。

时值初冬，我的家乡五台县已是满目草木黄落，
但八百里秦川腹地，田野里是长势喜人的大白菜、蒜
苗、油菜等，树木仍是郁郁葱葱。下午，老战友带着
我们参观了武功县苏武纪念馆。在师史馆里，我们
图文并茂地全面了解了这支部队的光辉历程。我为
我曾在这支光荣部队服过役而感到自豪，并为日新
月异的科技兴军而骄傲。同时我也叮嘱自己，尽管
已经退休，但一定要保持和发扬部队的光荣作风和
优良传统，竭尽全力继续发挥余热。

11月1日，我们来到西安，和部队老领导、老战友
相聚在一起。3日上午乘动车，从西安仅4个小时就
返回了忻州。回想起当年我们从部队回家探亲时，尽
管乘坐的是特快列车，但到太原也得10多个小时，如
今随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车程
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这次部队之行，看到部队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深深感到，富国与强军是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的。只有持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强
军提供资源支撑；而强军则是强国的坚强保障。愿
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愿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

假如我在地底生活该多好，没有夏天的炎
热，没有冬天的寒冷，整个地底泥土湿润、环境
宜人、非常舒适。

假如我在地底生活，每天早上，温暖的阳光
透过泥土的缝隙照到我的身上。我伸了个懒
腰，站起身来，梳一梳我那长长的头发。走出家
门，坐上穿山甲公交车，这种车是不排废气的，
很环保。到了学校我就开始了一整天的学习：
小蛇老师是教数学的，让我们从小就学好数学，
她同时也是班主任；还有蝴蝶老师，她是教环境
保护的，让我们重视环境，并且知道爱护环境对
我们有多么重要；然后是蟋蟀老师，他是体育老
师，但他只会跳远和跑步。

放学之后，我特地搭上地底观景车回家。
瞧！五彩缤纷的宝石就像镶嵌在泥土里一样，
有的像秋日的落叶，有的像夏日的弯月，有的像
春日的青草，有的像冬日的皑皑白雪……形态
多样，颜色各异。蚂蚁们正在喊着口号，搬运食
物；蚂蚱正在步行道上准备起跳，它们一跳就是
一大段；独角仙从我身边掠过，他穿着世界上最
流行的黑色礼服，彬彬有礼地向我打招呼……

我多么希望通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能把
那美丽的地底之梦变成现实啊！

（作者为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二<6>班学生）


